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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受歷史 江西學術考察雜談
張應強

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

不 知是自己對人類學的誤解還是受到某種人類
學取向的影響，以往在做田野工作時常常有意無意
將鄉村社會當前時空關係作為關注的焦點，以至於
在整理材料及研究分析的時候總有一種蜻蜓點水、
浮在"7.1<. "面而沒有真正進入對像社會的感覺。此
次江西學術考察，著意去比較和思考多數本土人類
學者與關注傳統鄉村社會的歷史學者在田野工作中
的不同旨趣、切實去體味中國鄉村社會共時關係結
構中所含納的歷史意蘊，便成了私下對自己提出的
一項特殊要求。

行程的第七天，7月17日，在游覽廬山的車
上，蔡志祥老師問我覺得珠磯巷、流坑、吳城有何
不一樣。當時頭腦襄亂麻一堆、理不 出一個頭緒。
如果套用 這 次學術考察的主題一一 “化內與化
外"，則三地空間的位移中有很明顯的歷史演變的
脈絡:吳城是一種完全納入了中國國家網絡的區域
性商業市場。流坑雖然也是一個商業活動相當發達
的鄉村聚落，但與吳城相比則性質完全不同;而且
作為一個華南地區地方性宗族聚落，已經在按照正
統的模式創造地方性文化的路向上走出了相當一段
距離，這就是祠堂系統的發展和作為社會整合力量
出現的神廟系統的發展。而珠磯巷故事的多版本演
繹，正好反映了這一地區“化外"之民對自己作為
王朝子民身份合法性確認的迫切的和現實的需要。
無論是站在珠磯巷氣勢恢弘的“現代化"祠堂前聽
村書捧著印刷考究之族譜講胡妃、太子廟、三十六
菩薩的傳說，還是在繼續北行的汽車 上追記七里鎮
鹽商、木客的故事，也無論是走馬觀花於流坑的大
宗祠、神社團、 1月朝街" ，抑或流連於風 光不
再、僅存“吉安會館"之類殘垣斷壁的吳城鎮，我
們無處不受到以各種形式存在及演繹著的歷史的沖
擊與震蕩;而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一一真有能動性的
人在這種講述和演繹中作用極大。我們聽到的歷
史、看到的歷史，還有正在我們各自心中演繹發展
著的歷史，似乎都在不 斷地也不 同地向我們展示著
什麼。這樣的情形難免讓人不 時陷入困頓與迷茫;

、

困頓與迷茫中也就難免走“捷徑" 通過對晚近
一些的故事加以釐清來增加作為初學者想在田野工
作中感受鄉村社會歷史的某種確定性。

在這樣似有若無的把握性、確定性中，對被
“創造"、“創作"、“編造"出來的歷史的特性似
乎有一些明白了。在流坑，記憶猶新的是建國後兩
種均基於
民問的，平實無飾、簡單明瞭一一“不嫁幹部不嫁
官，嫁給排工有衣穿";另一種帶有明顯政治和時
代色彩的官樣文章，大約是在某次政治運動中有人
發現小小的流坑居然有二三百人可以劃為 “二流
子"一類。自然，這兩種述說不 能不說都在某種程
度上反映了歷史真實的一個倒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諸如此類的話語已經、正在或將要成為 “歷史因
素"被保留和流傳下來，并進而成為影響我們在鄉
村社會做田野工作時思考和援用的東西。

這讓我想起在我老家發生過的一些故事。。軒東
南清水江邊，劍河縣返排鄉返排賽是我父親生長的
地方。返排現已是一個數百戶 的雜 姓苗賽，而我的
堂兄弟及子佳們至今仍未改變的在苗語姓名的最後
一個字貫以相當於漢語“火" 字的習價，還在講述
著張姓祖先最早來此點火開賽的遠久的故事。父親
年少時能夠識字讀書、成為本家族同時也是遠近村
賽 中少有的 “文化人" '得益於兩方面條件的支
持:一是他的父兄伐木放排下清江、進況江、走常
德，在經濟上提供了基本的保障;二是近至晚清祖
上曾有人考中秀才的光榮故事在鄉襄流傳對整個家
族的驅策。而令，早已離開老家的父親參軍、赴
朝、及後來轉業在地方上做幹部的經歷，也都漸次
轉變成影響老家家族及鄉間處理各種社會事務的重
要因素。更有趣的是，幾年前，故鄉的伯父家與鄰
近的革東賽萬家發生法律訴訟，返排張家眼看不 能

“扳倒"理虧的萬家，情急之中寄了封信給父親;
父親自了信并分別給劍河縣有關機關和友人去函，
最後放心不 下叉回了一趟老家，結果這場官司才得
到了比較合理與公平的判決 。據說，其問我和弟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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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別是研究生和大學生并且都在大城市工作的身
份，也成為相當有份量的因素發揮了功用;而且，
從此在老家鄉間鄰里，遠在他鄉的我們一家為人們
增添了更多的談資，特別是因種種原由己失去往昔
風 采的返排張家似乎也漸漸地在當地鄉村社會中文
尋得了一席之地O一一從這襄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在
過去老家每天都在一件件發生的、并漸漸成為當地

第7頁

所謂鄉村社會“歷史"的故事中，其背後叉有多少
故事在發生著。同時，也對為什麼江西學術考察中
討論得比較多的是一些故事及對這些故事的不同解
釋，多了一些理解。或許，過去在人類學田野工作
有意無意忽略了對歷史材料的收尋和解讀這本身就
是很荒唐、很莫名其妙的，尤其是在象中國這樣歷
史綿延不斷的複雜 社會中。

神社國、華陽寺與社區生活
謝建華

江西師大歷史系

今年七至八月，我先後兩次去樂安縣流坑村。
頭次在七月十三日，我隨各位先生和學友一行四十
人，自南至北對江西進行為期一周的田野考察，流
坑村是其中一站。由於日程緊張，那次大家在流坑
只走馬觀花地看了大半 天便離開了，流坑在我腦海
襄只留下模糊的印象。第二次是在八月二十九日，
我陪同香港中文大學的劉丹老師對流坑民居，祠堂
建築進行了一周的調查。兩次去流坑，我都去了一
些 神廟考察， 對「神社團」及「神社團」襄面
的「荷楊神」頗感興趣。

流坑位於樂安縣西南部的小盆地中，烏江自南
而東叉折而西北，在這襄形成一個很大的河灣。

「神社團」位於村的北面，北近烏江，南與流坑
村之間隔著三、四百米的田園。「神社團」并非
一個獨立的建築，而是依附於一個叫「武當闇」
的神廟建築群，偏倚於它的西部，房屋低矮，并不
起眼。 「神社團」的前面落葉滿地，路已被雜 草
淹沒，顯然，這稟平時來人不多。門的兩邊掛著一
幅對聯:荷楊神社尊河潤，瑤石社崇保障屏，中題

「神社團」。廟內灰塵滿地，瓦質的香爐上留著
幾根殘燭。簡陋的神台上供奉著三尊神像:東邊是

「荷楊神J '白面略帶鬍鬚'紅底花衣，它是三
尊神像中最高的，但看來也只尺餘。中問和西邊兩
尊，則分別是社公和社婆。

看見我們在觀看、拍照，一位老婆婆悄然走
來，求我們捐香火錢。她說:「神社團」快倒塌
了， ，.老爺J (即 神像)也沒有人管，香火極
少，只有村里的一些老人偶爾還會來進一柱香。惋

惜無奈之情，溢於言表。但在村子裹，幾乎每個村
民對「荷楊神」都非常熟悉，都能講出一些關於

「荷楊神」的話來:「荷楊神」是全村的保護
神，不但「神社團」里面，而且各大房派所屬的
神廟也都有。「神社團」裹的「荷楊神」在 每
年正月初九由各大房派輪值游遍全村每家每戶，場
面甚是熱鬧。可見我們所見破落之神廟與所聞游神
時熱鬧場面之間，竟有如此大的反差!

對村史最為了解的，要數八十一歲的董兆榮先
生。談起「荷楊神J '董老先生總是神采飛揚。
據傳，北宋末年，先祖董敦逸為官朝廷，奉旨出仗
契丹國，被契丹國主囚於土牢，令其夜讀皇陵碑。
由於得「何」、「楊」二神之助， 敦逸得以脫
臉。為 感謝「何」 、 「楊」二神救命之恩， 村
民遂塑「荷楊神J '加以崇奉。

但對此來歷，我們很自然就會有一個疑問:既
然是二神，卸何以塑成一尊形體矮小的神像呢?對
此，董老先生的解釋是:由於村子太大，有八百多
戶，四千多人，游神時，叉必須由一個當年結婚的
男子捧著神像走遍每家每戶，因此，為便於祭記，
便把二神雕塑成一尊矮小的神像。以後，名字叉由

「何楊神」演變成了「荷楊神 」
接蒼，董老先生給我們講起了游神時的盛況 :

每次游神花費都在二萬元以上。輪值的房派在頭一
年便開始籌劃安排。每年正月初九之夜，全村徹夜
不眠，鑼鼓與鞭炮齊鳴，燈火照亮流坑的夜空。每
家每戶都預先擺上香案，案上點上香燭，放上油
米，包上紅包，等待游神隊伍的到來。游神隊伍自


